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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宣与存在 — 约伯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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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愿我的言语，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
约伯记第19章23-24节
	     
人对于存在的焦虑与困惑，是与人生同样的长久。比期可葛（Soren Kierkegaard, 1813-1855）“丹麦疯子”的祖先Vikings还早了许多年代。约伯记这卷圣经最早的书中，就是针对这个古老的问题。因此，世间为甚么有罪恶与痛苦，存在的荒谬，这一类的话，并不是忽然的发现。约伯的痛苦是真实的，是客观存在的。一个安福尊荣的人，忽然失去了健康，财富及儿女。在精神上，也经验到孤立，身受这不可解释的灾祸，超出了常人因果关系推理能力之外。亲人朋友的不了解，对他疏远，甚至蔑视。一般人简单的逻辑是：罪必然有罚，所以痛苦是由罪来的。这可能导致约伯名誉的丧失，使他更加感受到难忍的痛苦，和心灵上的困惑。

我在故我思
     在面对人生极大的考验的时期，约伯也像古人一样的想法：人最好是不生；但既然生了，其次是速死。他咒诅生命，却把死亡当作朋友（参约伯记第3章）。在苦难重压之下，人渴慕安息。人之所以有痛苦，是因有感受；感受是由于感官作用，感官之有作用，是因为存在。人若不存在了，痛苦也就不存在了。这似乎是“砍头冶头痛，千古不易之良方。”
     在痛苦中存在的经验，不是怀疑自己的存在，而是怀疑存在的意义。人会思想，寻索答案；在寻不得答案的时候，难免埋怨。马克吐温（Mark Twain）的后半生，过的是优裕的生活，但他经历了家中的人死亡，又失意于发财不成，在他所写《神秘的陌生人》（The Mysterious Stranger）书中，和后期的作品，充满了对于生之厌烦。当然，他的际遇还不算是最不幸的，比不上约伯的苦痛；不过他的信心与品德，远不能与约伯相比，对神的认识更谈不上。马克吐温的意象是取自莎士比亚（William Shakespeare）的悲剧李尔王（King Lear）的一段对话：哥劳斯特伯爵（Earl of Gloucester）在迭遭颠沛流离之后，以为苍天聩聩，造化弄人，说：
像顽童恶作剧对待苍蝇一样，
诸神杀害我们以为戏耍。

      存在主义的作家卡缪（Albert Camus）也采用了哥劳斯特伯爵话中的另一意象：“‘Tis the times’plague when mad-men lead the blind.”而写了一本书《时疫》（The Plague）。也许，他另一本小说《陌生人》（Stranger）的命名，是受了马克吐温小说的启发。
      如果我们只看环境，看“日光之下”的事，不能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。他们到底是思索过，寻求人生的意义。所罗门王称这些劳苦，愁烦，都是“虚空”（参傅二23，三10，四1-3）是“大患”。如果人不能向上看，见到掌管一切的神，答案不过是如此。
       约伯的苦闷不乐，不仅在于目前的环境；就是在安舒的日子，他也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隐然的恐惧。他说：“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”（伯三25）这种“恐惧”“惧怕”是在思想的深处，在安逸的时候，灾祸未到的时候，就有一种负性的期待，怕由存在进入不存在。这种思想，可以反证存在的真实。

我在故言在

     像今代人的感觉一样，约伯经历被隔绝的痛苦。死亡是不存在，是与存在的隔绝。这又是卡缪在时疫一书中所描写疫症流行下危城的情形。人不了解和不被了解，是意念上的隔绝。这种愿欲交通的思想，几乎是一种冲动，是从那里来的呢？这不是共同存在的证明吗？在与当代周围可以见面的人交通隔绝之后，约伯想到了未见过面的将要来的人；要把他的言语留存下来，为求后代赏识，要让历史判断：“惟愿我的言语，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；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盘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”（伯一九23-24）如果人相信自己死了就完了，思想功能和意识存在，与脑波震荡同时停止，那还管它甚么谁是谁非？只有相信人的存在是超越时间，超越坟墓，才会有这种思想。
     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文字的持久性。人的声音止息，呼吸止息，但书写的文字，可以存留见证。在四千多年之后，我们仍然和约伯一样相信，要为主作见证，必须使用文字见证。古人有联云：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；书读万卷神交古人”。上联是讲到思想领域的广阔无限，下联是说思想知识可以藉文字而存在，并且传递下去，发展下去。我们今天所有的知识，有多少不是相传下来智慧的累积？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文化成果，与有记录的语文关系密切。没有语文，人就没法作深入的思想，也就失去了先人所遗留宝库的钥匙。
古时的先知们，在当代很少受人欢迎，为人了解的。阿摩司被藐视，以为他是个未受正统神学训练的社会主义者；耶利米不善逢迎，被人视为悲观主义的投降派；以赛亚虽然出身皇族，一时炫赫的搞过政治，也难免于殉道；其他的先知使徒，受人反对迫害的情形，更难尽述了。但他们受圣灵感动所保存下来的文字纪录，历经许多年代，不但未随他们离世而止息，而且更加光辉烈烈。这就像是以色列人从约但河中取出来的石头，作神大能和恩典的永远见证（参书四）；又如耶利米藏在法老宫门砌砖灰泥中的石头，到时侯要证验先知的话（参耶四十三8-11）。
爱主的圣徒们，“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”（帖前五19），顺从主的托付，写出你当传的属天信息，供应你当代的及后代的人，果效会存到永远。当然，你的工作不会像建造巴比伦王宫那样引人注目赞赏，但如果人类没有它，会有甚么损失？我想，大多数会思想的人，宁愿从来没有那伟大的建筑，而不愿失去弥尔顿（John Milton）的失乐园（Paradise Los）或莎士比亚。而饮水思源，还都是出自圣经。
  你是个孤军奋战的文字宣道士吗？你孤单吗？不要灰心！罪恶的狂涛虽然很大，你感到“孤臣无力可回天”。但是，神主宰著一切。耶利米与“地上的众民反对”，得罪了君王，首领，祭司和每一个人（参耶一18），有时连他仅有的同工巴录也自爱自怜，不完全与他同心（参耶四十五3），耶利米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宁愿不生在斯世，惹许多麻烦（参耶廿14-18，十五10-11）。他投上了生命和名誉，奉耶和华的名开出了一张漫天巨额的空头支票，所说预言要在七十年后才兑现。这默示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“重担”。（耶廿三36）漫长的七十年！（参代下三十六21；耶廿九10，廿五11-14）谁能忍受这存在的孤单寂寞呢？到预言应验的时候，两代人过去了，耶利米早离开了这恨恶他，反对他的世界，到他所忠心事奉的主那里，领受他的奖赏。他是这“世界所不配有的人”（来十一38），所以“算为配得那世界”（路廿35）的人。不过，这里无意说凡被人反对的都是先知。
我信故我在

     人不仅因外面受逼迫痛苦，本身也一天一天消减，至终有一天要成为不存在。世人面对著茫然，感到要像要跃进太空中一样，无所底止。但那有信心的人，可以唱出存在的凯歌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著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；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祂，亲眼要看祂，并不像外人。”（伯十九25-27）这是信心之歌，是从认识复活之主而来的。使人知道，“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”（林后四16）在许多个世纪之后，使徒保罗写道： “ 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──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；但如今藉著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藉著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师傅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；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，直到那日。”（提后二9-12）
     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而复活的好消息。祂“藉著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”（来二14）；祂得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，使信祂的人，可以得著永远的新生命。使徒们所传福音的中心，就是复活的基督，我们的救赎主；他们所作的见证，是主“复活的见证”（参徒一22，二32，三15，四2,10）。今天我们文宣信息的中心，也是“我的救赎主活著”，祂永远存在，超越时间空间。祂是复活的教会元首，我们是与祂同生命的身体上的肢体；祂是活的葡萄树，我们是与祂连属的枝子（参弗一22-23，约十五5）。我们的存在，是基于祂的存在。
     复活主的客观的存在，是福音的中心；我们复活的生命与主联合，主观的认知，是信心的真实。约伯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著。”保罗说：“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”，这“知道”是深知确信，使我们的存在与主复活大能的存在联系在一起。这信心的效果──我信故我在──使我们克服不存在的恐惧，使我们超越了隔绝与孤单。因此，我们不再是“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”；而是“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著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”（弗二13）每一个圣徒都需要有这个认知。作文字宣道，是基于自己的认知，使别人也能如此知道，得以起信称义。
     圣徒“因信得生”，因信称义而存在，而工作生活，是有一个荣美的盼望，就是“自己要见祂，亲眼要看祂，并不像外人。”司提反看见他救赎主的荣美，就能忍受迫害的人所加的痛苦，刚强殉道（参徒七55-56，六15）。信心的先圣们预尝那荣美的余光，就“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”（来十一13）。但等到我们亲眼见那造我们，救赎我们，并且爱我们的主，那喜乐将是何等的大呢！
     使徒保罗“得的启示甚大”（林后十二7）；却仍然说“我们如今仿佛对著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；到那时，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；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”（林前十三12）我们作文字工作的人，受知识和表达能力的限制，没有可能使人全知道无限的神；但盼望藉著文宣，使人得知存在的意义，并且有一天能面见永活的神，我们的救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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